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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娃娃桥，是在一个雪后初晴
的下午。日光确是有的，金粉似的，薄
薄地敷在田野与远山的残雪上，天地
一片澄澈的冷亮。娃娃桥静卧在栾川
县潭头镇大王庙村外，是村民归家必
经的一段路，沉默而古拙。

桥 头 的 路 边 ，我 见 到 了 93 岁 的
孙 老 师 。老 人 裹 着 厚 棉 衣 ，脸 庞 清
癯 ，眼 神 清 亮 。顺 着 他 手 指 的 方 向 ，
我 细 看 这 座 桥 ：雪 水 浸 润 过 的 青 石
栏板与石柱，颜色沉郁，轮廓被水迹
晕 染 得 有 些 模 糊 。唯 有 那 些 凸 出 的
石雕——狮、猴、人，因形态起伏，还
执 着 地 顶 着 些 未 化 的 薄 雪 ，在 深 黛
的石身上白得醒目。

“别瞧它老，人气儿可旺着哩。”
孙老师的声音平稳清晰，将一桩缥缈
的 传 说 ，讲 述 得 如 同 邻 里 旧 事 般 真
切。“说到底，它的魂，是咱老辈里一
位孙婆婆给的。”他讲起那位人称“慈
姑 ”的 孙 姓 婆 婆 ，丈 夫 早 逝 ，终 身 无
嗣。彼时这里是官道要冲，一条湍急
的河横亘其间，仅有几块垫脚石。每
逢雨季，不知吞没过多少行人，尤其
是身怀六甲的妇人。慈姑曾亲耳听见
邻村媳妇失足后痛失骨肉的哭声，那
声音在她空旷的心房里回荡了许久。

后来，慈姑变卖田产，请来最好
的石匠，建成这座青石桥。栏杆两边
各有八根石柱，分别雕着石狮、石猴、
石人；栏板上刻着松鹤延年、麒麟送
子等图案。看着那些憨态可掬的小石
猴，慈姑为桥取名“娃娃桥”。

“桥有了名字，灵性好像也就跟
着来了。”孙老师的语调有了细微的
起伏。桥建成后，那些求子的女子在
月圆之夜，带着手搓的红绳，从第一
尊石像摸起，一路低声许愿，最后在
桥心那对“母子猴”身上系上红绳。这
旧俗“都说灵验得很”。

路上时有村民经过。奇妙的是，
无论步行还是骑车，每至桥前，他们

的步伐便自然放缓，车轮声也即刻压
低。在孙老师口中，村里人对这座桥
十分尊重。

然而，话锋在此处稍稍一顿，孙
老师的目光抚过桥身几处略显新鲜
的修补痕迹与一旁尚未完全拆除的
施工围栏，语气里添了一丝复杂的欣
慰：“桥老了，故事不能老。可风霜雨
雪的，破损总难免。前两年，这桥还遭
了两次罪。”

2021 年夏天，一辆厢式货车因刹
车问题撞上桥栏，致使桥的构件松动
断 裂 ，司 机 仅 简 单 将 其 扶 正 便 离 开
了。次年 8 月，一辆满载楼板的三轮车
再次撞击同一部位，导致三块栏板、
三根望柱严重损坏。两次事故叠加，
古桥局部结构岌岌可危。

“那时候，村里人都揪着心呐。这
桥，是自龙门石窟以西，仅存的一座
古代石桥了。雕工好，寓意深，是我们
大伙儿心尖上的念想。”孙老师叹息
着说。

转机发生在 2023 年底。栾川县检

察院的检察干警在履职中敏锐地发
现了这一线索。“文物是不可再生的
文化遗产，每一处损伤都是对公共利
益的侵害。”孙老师讲着他从村干部
那里听来的话。检察官们来了，他们
调取记录、走访村民，在桥边一寸寸
测量裂缝，在雨中拍照固定细节。“听
说取证可不容易，第一次事故过去久
了，现场没啥痕迹。但他们没放弃，咨
询专家，委托鉴定，就为了能给古桥

‘说句公道话’。”
2024 年春天，检察院对该案立案

审查。随后，案件被依法移送至洛阳
市检察院。2025 年岁末，洛阳市中级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民事公益诉讼
案，通过司法程序追究侵权者的民事
责任，为文物修复追索赔偿。

“眼下，你看那边！”孙老师指向
桥侧略有施工痕迹的一隅，“修复的
方案定了，资金也有了着落。检察院
这一诉，不只要来了赔偿，更是给我
们大伙儿提了个醒、上了堂课——老
祖 宗 留 下 来 的 宝 贝 ，光 心 里 敬 着 不

够，还得用法律实实在在地护着。”
日光渐渐淡了，孙老师的话像口

中漫出的白气，温暖地弥漫在寒冷的
空气里。他讲的，早已不只是神怪传
说，更是人心。是古时一位无子老人
的遗憾如何催生出惠泽百代的大愿，
是今日一道法律监督的锋芒如何守
护住跨越时空的慈悲。

辞别孙老师，我独自走上桥去。
夕阳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涂抹着最后
一片淡金。我找到那尊著名的“送子
石猴”，它怀里的雪已被人拂去，石质
黝黑，那 被 无 数 掌 心 摩 挲 出 的 玉 样
光 泽 ，在 夕 照 下 幽 幽 流 转 。我 仿 佛
看 见 ，那 些 沉 默 的 妇 人 曾 将 滚 烫 的
泪 与 殷 切 的 希 望 ，一 同 烙 进 这 坚 硬
的石头里；而今，这石头之上，更覆有
一层来自新时代的、名为“公益诉讼”
的铠甲。

整座娃娃桥渐渐沉入一种琉璃
似 的 、幽 蓝 的 静 穆 之 中 。寒 气 砭 骨 ，
我却伫立良久。桥是苍老了，栏板有
过裂痕，石像的眉眼也已模糊。可那
份 由 一 位 母 亲 起 始 ，而 后 被 万 千 人
接续、托付，最终由法治之力赓续传
承的绵绵念想，比石头更恒久。它活
在 每 一 条 新 系 上 的 红 绳 里 ，活 在 像
孙 老 师 这 样 平 静 而 笃 定 的 讲 述 里 ，
活在检察干警勘查测量的脚步与法
庭 之 上 庄 严 的 诉 请 声 中 ，也 活 在 此
刻，这片清冷而仁慈的、雪后初晴的
天光之中。

当月光升起时，这座桥的故事，
又会镀上一层银辉，在沉睡的村落与
冰封的河面上，静静地流传下去。而
这座桥，只是静静卧着，负载着历史
的霜雪、人间未绝的温热与法治护航
的荫庇，仿佛一位历尽沧桑的母亲，
风声是她亘古的摇篮曲，流水是她不
息 的 脉 搏 ，而 那 默 默 守 护 着 她 的 法
律，则是时代赠予她最沉静也最有力
的支撑。

以法为盾护佑古桥
白全忠

在安徽，有一座名叫宁国的小
城，城中竟藏着一座千年龙窑。驱
车前往时，窗外群山连绵，植被繁
茂，层林尽染，我还未及细细欣赏
山中美景，司机便告知，龙窑到了。

我忙付钱下车，伫立在千年龙
窑前，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成
千 上 万 只 陶 罐 、 陶 瓮 、 陶 瓶 、 陶
盆、陶缸密密麻麻地叠放在空旷的
场地上，颜色大多是褐色，也有蓝
绿色、赭红色、瓷白色，在夕阳下
泛着温润柔和的釉光。一面半人高
的砖红色矮墙上写着“千年龙窑，
世界唯一”几个大字，墙上错落摆
放着数十只深棕色陶罐，这恐怕就
是大门了。

四 下 无 人 ， 我 便 径 直 往 里 走
去。只见一方深红色砖块砌就的水
池，盛着浅浅的天水，许是用来清
洗 陶 器 上 的 污 渍 。 数 百 只 绿 色 陶
盆、陶瓮镶嵌在砖墙内，围成了一
座陶城。还有用陶瓶、陶罐垒成的
艺术品，大小不一，多为深褐色、
墨绿色，有的呈塔状，有的蜿蜒曲
折，形似盘旋的巨龙。

七拐八拐，穿过这片“陶林”，
眼 前 便 出 现 一 排 用 矮 棚 搭 建 的 厂
房。厂房仅有一人多高，内部狭长
逼仄，尘土飞扬。一侧堆放着上百
只未上色的陶坯，陶坯也不是想象
中的乳白色，而是透着泥土本来质
地的土黄色；另一侧堆放着如小山
般的陶土，呈巧克力色，粗粝而坚
硬，这便是烧制陶器的原材料了。

“ 嘶 嘶 嘶 ”， 前 方 传 来 一 阵 声
响，我循声而去，见一位穿着蓝色
工装的师傅正在制陶，心生兴致，
便在一旁静静观看。师傅正在转动
的圆盘上做一只陶碗，神情专注，
一手扶碗，一手执刻刀。随着圆盘
的转动，他用刀锋将碗口边缘多余
的陶土一点点修平，一时间，陶屑
轻扬。待碗口边缘平整，他停下转
盘，用一把尺子测量碗口的圆度和
平整度。

制陶从无一蹴而就，哪怕陶碗

上仅有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瑕疵，师
傅也会将它揉碎，加水重新制作。
师傅说，一名成熟的制陶工匠，至
少要历经十年磨砺。此刻，粗硬的
陶土在师傅手中，竟化作绕指柔，
随心变幻出规整的形态。陶碗初成
后，师傅将其翻转，用刻刀细细勾
勒 碗 底 ， 雕 琢 出 圆 润 的 弧 度 。 他
说，陶碗成型后，还需上釉，再送
入龙窑经大火淬炼，方能成为完整
的陶器。

见我甚是好奇，师傅便放下手
中的活计，带我深入龙窑参观。这
是一座饱经岁月的古窑，依着山坡
斜斜延伸，静静卧于山间，宛若一
条蛰伏的卧龙。窑尾是青砖砌成的
拱形门，旁侧堆着成捆木柴；窑身
并非平直，而是起起伏伏，恰似一
道道龙脊，每一段都设有紧闭的圆
孔，师傅说那是“投柴孔”，每隔二
三十分钟，便要添柴助燃。我沿着
窑身缓步前行，丈量这条“巨龙”
的身长，百余米后，方才抵达窑头
的黑色窑口。师傅用铁叉掀开覆盖
的铁皮，窑内火焰熊熊，另外两位
匠人正不停添煤，维持着窑火。

龙窑是古代先民发明的一种陶
瓷烧制窑炉，该技术属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最早可追溯至商代。考古
学家在江西鹰潭发现的商代陶窑，
窑身短、坡度大，结构相对简单，
已初具龙窑雏形。龙窑多利用丘陵
地 貌 ， 依 山 而 建 ， 依 坡 势 逐 火 升
温。到了宋、元时期，社会对陶瓷

的需求大增，龙窑技术日渐成熟：
窑身变长，整体呈拱背形，用砖砌
成穹顶状隧道；尤为关键的是出现
了投柴孔和挡火墙。投柴孔分段设
置，窑工可依次投入枯枝、杂柴等
燃料，使窑温稳定保持在千摄氏度
以上。挡火墙则在窑内分隔出若干
窑室，下部留有烟火通道，使窑室
之间相通，以此调节火焰流速与流
向，避免局部过烧。

宁国龙窑至今仍保留着千年以
来烧制陶器的传统工艺。一件件朴
拙的陶器正经受着火的洗礼，它们
本是再普通不过的泥土，被工匠赋
予 形 态 ， 再 送 入 这 条 “ 火 龙 ” 之
中，经一天一夜大火烧制，方能脱
胎换骨。至于最终是烧制成器还是
裂而为片，全凭火与土的造化了。

师傅带我参观完龙窑，又来到工
作室，介绍他们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
陶制品。不同于之前看到的大件陶
器，这里多是小巧的摆件，以灵动的
动物造型为主。师傅说，坛、罐、缸等
大件多供出口，而这些造型各异的小
动物陶器，是为适应市场需求，亦是
千年龙窑的传承与新生。

一只憨态可掬的陶兔吸引了我
的目光。我询问师傅是否售卖，师
傅告知，这是纯手工制作的，65 元
一只。我当即买下，心中明白，这
并非一只普通的陶兔，而是千年龙
窑中经大火淬炼的结晶，身上凝聚
着千百年来手工匠人不变的初心与
智慧。

走进宁国龙窑
晴风

一九七九年的晚春
那是出发的原点
在皖鄂赣的交会处
矗立起一个精神坐标

长江蜿蜒
在这里露出一张笑脸
黄湖澄澈
如同镶嵌在脸上的酒窝

这里是雁飞鸥啼的泽国
这里是稻香蛙鸣的沃土
这里是磨砺初心的战场
这里是刑事执行监督的最前沿

捧着一颗心来
只为往下扎根向阳生长
穿过荆棘丛生的来时路
一砖一石
一草一木
从无到有
我亲手垒起坚守的阵地

三更其名
两易其址
在饮冰的岁月中不凉热血
在威严的高墙内筑牢忠诚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五湖四海
四面八方
在火热的传承中续写辉煌
在奋进的征程里淬炼人生

在希望的田野上
有一抹夺目的检察蓝
与夏蝉同行高歌
与秋雁共水天一色

在漫漫的长夜里
有一串耀眼的长明灯
照亮了春蛙的寂寞
见证了寒风的执着

永不停歇的脚步
于高墙内外来回奔波
永不退缩的坚守
正不舍昼夜轮番上演

47年
人生长河
半世沧桑
是的
我正拔锚再启航

把果树排成一行
给球场扮靓几盏灯光
把八月桂的名片擦亮
给樟树裁出一身新衣裳
把美好瞬间定格上墙
给办公楼画一个淡妆
将院史写进传承的书笺
串起奋进的乐章

给每一位迷途知返者一条出路
给每一份文书架起担当的风骨
给每一次审查写下精细的注脚
给每一个案件盖上公正的印章
给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防线
加一把安全锁

让使命把使命传承
让力量把力量凝聚
让坚守把坚守加固
让初心把初心铭记

看啊
激情在这里碰撞
汗水在这里闪光
青春在这里绽放
高墙上的星空有我们共同的守望

检察蓝耀新程
吴贻伙 程先锋

想 来 ， 我 与 检 察 工 作 确 实 有 缘 。
二 十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 我 曾 因 发
表 在 某 报 刊 上 的 一 篇 普 法 小 文 得 到
领导关注，被借调到检察院工作。虽
然当时的工作只是整理档案、归档案
卷 等 ， 但 在 阅 读 、 整 理 卷 宗 的 过 程
中，我读懂了检察工作的正义，看到
了检察人员的坚守。从那时起，我心
中 便 有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检 察 梦 。 为 此 ，
我 学 习 了 法 律 专 业 的 课 程 ， 可 惜 阴
差 阳 错 ， 终 究 没 有 实 现 那 个 小 小 的
梦想。

时 光 迈 入 新 世 纪 ， 兜 兜 转 转 之
间 ， 我 竟 被 派 驻 到 检 察 院 工 作 。 虽
没 有 从 事 检 察 业 务 工 作 ， 却 与 检 察
事业须臾不离。检察人员是法律监督
者 ， 而 我 们 ， 则 是 对 监 督 者 的 监 督 。
现在想来，真是奇妙，组织在冥冥之
中 ， 成 全 了 我 当 年 那 份 朴 素 而 真 诚
的心愿。

从前，我只从字里行间了解检察
工 作 ， 如 今 ， 却 与 检 察 事 业 朝 夕 相
伴，与检察同仁同进同行。既有站在
岸上观浪涌潮生、鸥鸟翔集的旁观视
角，也有借舟扬帆、撑篙前行的亲身
实践，更有并肩搏浪、共迎风浪的担
当。在这“看、行、合”之间，便生
出了全新的感悟、思考与书写。随着
时 光 推 移 、 岁 月 沉 淀 ， 那 些 砥 砺 初
心、坚守廉隅的场景，都化作了珍贵
的记忆，久而久之，更酝酿出一份深
沉而别样的情感。

为检察事业写词放歌的想法，随着
与检察工作的联系日益紧密，也愈发真
切。一天深夜，我与一位年长的员额检
察官漫步在滇池边。谈起在工作中面临
的压力，他坦言，有时也会彻夜难眠，虽
心有坚守，却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我
深 知 ，干 事 易 、处 世 难 。一 名 法 律 监 督
者，若没有一往无前的决心，很难抵御
和拒绝人情世故的纷扰。我问他：“有的
检察官功成名就后转行做律师，收入丰
厚，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他说：“有
过。只是这么多年来，舍不掉刚进检察
院时的初心，也丢不开领导与前辈的教
诲。”他郑重地告诉我，从一名书记员一
步步成长为员额检察官，他心里始终坚
守着一个信念——维护国家法律尊严，
守护司法公正。他说得坦然，我听得心
潮激荡。

信 念 是 什 么 ？ 是 坚 信 理 念 正 确 、
始 终 坚 定 如 一 的 行 动 ， 是 事 业 之 魂 ，
是力量之源，更是生命之光。回到房
间，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下了
歌词 《和光轻扬》：

我眼中有一道光，在我日日夜夜
里 轻 轻 荡 漾 。 穿 过 高 山 、 弹 响 波 浪 ，
和我奔赴追求的渴望。

我心中有一道光，在我时时刻刻
里 轻 轻 飞 扬 。 唤 醒 晨 钟 、 染 红 斜 阳 ，
和我照亮心灵的故乡。

和光轻扬，梦是行囊，快乐汇成
磁场。和光轻扬，爱是力量，正义为
我导航。

和光轻扬，梦是天堂，波长聚起
能量。和光轻扬，爱是方向，公平为
我续航。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感受和写下
的歌词讲给他听，我们都会心一笑。

一次，领导和我说，能否写一首
我们与检察工作同频共振、同心同行
的歌曲。我欣然应允。回想在检察院
工 作 的 一 幕 幕 ， 想 起 与 我 并 肩 作 战 、
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检察同仁，我
饱含真情地写下了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宣誓，你尊崇着法、我
维护着纪，纪在法前、凝心聚力，护
佑着清风和正气。

我们一起高举，你检察着真、我
监督着理，法法衔接、同向发力，护
佑着公平和正义。

我们初心一起，让幸福创造出无
限活力；我们使命一起，让复兴绘制
出辉煌神奇。

我们信仰一起，奋斗是我们永恒
的课题；我们梦想一起，捍卫是我们
歌唱的旋律。

作为“监督者的再监督”，检察情
怀早已融入我的血脉。虽然歌词谱曲
成型仍需努力，但为检察工作放歌的
决心，已在我心里深深扎根。我愿为
检察放歌。

为检察放歌
张裕臣

白落地，是文成人对一种乡野小菜
的方言俗称。无论是县城里的大小酒肆
抑或新兴的山间农家乐，餐桌上总能见
到这种小菜的身影。我曾对此很着迷，
刨根问底、几番探寻后得知，此野菜学
名“铜锤玉带草”，温州人谓之“落地金
钱”，具有清热去火的效果，故可入药，
也 可 入 菜 为 羹 汤 、 小 炒 ， 或 者 直 接 泡
茶，恒常食用，可以消暑去毒、清热凉
肺，深受当地人喜爱。

客来时，飞云江畔的山隅小店总会
泡上一壶白落地茶。将整株白落地连根
带叶洗净，投入清水浸泡，碧绿的茎叶
在 杯 中 舒 展 挺 立 ， 清 澈 碧 绿 ， 栩 栩 鲜
活，仿如抱一壶水培植物。轻啜一口，
有微涩之感，带些许泥土气息，回味渐
舒，润入肺肠。饭桌上，一盘白落地温
蛋更是经典：蛋为嫩黄，叶为翠绿，色
泽鲜明错落，自有野菜特有的香味，寓
满 春 天 的 气 息 。 简 单 的 一 碗 白 落 地 蛋

汤，食材并不丰盛，加油盐即得美味，
畅 快 之 余 ， 令 人 不 由 感 慨 田 野 乡 土 之
大，自然造物之丰。

这些年，白落地在文成本地喜宴上
的进退留转，更藏着当地人那份割舍不
断的喜爱。十余年前，白落地多是乡土
野生，数量有限，难登宴席大雅之堂。
直到一位乡土厨师大胆将白落地蛋汤搬
上婚宴流水席，这道朴素小菜竟迅速风
靡开来。随后，便有人仿野生种植或大
棚蓄养白落地。白落地渐渐从乡间走上
都市餐桌，成为一方特色佳肴。文成人
吃腻了大鱼大肉，最念的还是这一口清
鲜：望着那抹碧绿，心情便觉澄净；入
口 微 涩 爽 口 ， 回 味 清 新 ， 纵 是 寒 冬 时
节，也能品出几分春日生机。

我在城区工作，远离乡土，常对白落
地心念不止。每次回乡路过菜场，总忍不
住多买上几斤。记忆深处，还留着十余年
前与父亲在山坳里寻得大片白落地的场

景。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指着满地匍匐
的青草，认真地对我说：“白落地不起眼，
长在低处，却默默给大地添上绿色，守着
一身清流本色。做人做事，也当如此。”每
每品尝这乡野滋味，想起父亲的话，便不
觉凝神自省、肃然端正。

近二十年前，有好友来文成游玩 ，
一尝白落地便念念不忘，每餐必点。那
时互联网尚不发达，我们问遍乡人，只
知 它 清 凉 解 毒 、 可 菜 可 茶 、 生 命 力 顽
强，却查不到确切的学名与记载。偶然
翻到一篇报道：文成一位母亲，靠着摆
摊卖白落地，含辛茹苦培养出三个大学
生。白落地虽身形卑微，却坚韧顽强；
虽平凡朴素，却堪当大用。若只把它当
作一味寻常野菜，未免太过浅薄。它匍
匐于地，不争不抢，却以一身碧绿，清
凉一方水土，温暖一方人心。这便是文
成的白落地，是舌尖的乡愁，更是刻在
骨子里的本分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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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娃娃桥满目清新与安宁。

春山如画 李海波/摄

宁国龙窑一隅

铜锤玉带草（图片来源于网络）


